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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人杰

读完国云兄的《山海情》，我的思绪
又回到了在那曲申扎县援藏的难忘岁
月，那段刻骨铭心、点点滴滴想起都会泪
流满面的七年美好记忆，恍如时光凝结
成的晶莹的盐，闪耀着人生的光，将理想
和青春沉淀，在雪域高原放飞爱和希
望。茫茫羌塘仿佛一个大熔炉，连接山
与海，安放着我的灵魂、锤炼着人生品
格，把喜怒哀乐全部融进万里长风中，不
断升华、凝练。

援藏是天空给了你雄鹰的智慧。
我自 2012 年援藏，2019 年留藏，至今已
经 12 年了。从西湖到西藏，从人间天堂
走向雪域天堂，逆杭州湾而上，一路向
西，走着不断攀登的道路。我至今仍记
得走过茫茫的羌塘草原带给我的震撼，
过念青唐古拉山口，到当雄，至那根拉
山口，见到圣湖纳木措，从那里出发，进
入藏北无人区，就再也看不到一棵树
了 。 正 如 作 者 在“ 不 长 树 之 地 长 的

‘树’”章节中所描述的，那曲曾是全国
唯一没有树木生长的城市，在这里，一
棵树成了最奢侈的存在。高原反应的
折磨是第一道关口，那时生活设施落
后，报纸一个月之后才到，高寒缺氧、
缺电、缺网、缺水，七年从来没洗过一
次淋浴，两床棉被盖大衣的发烧困顿，
甚至吃一口新鲜的蔬菜水果都是奢望，
更为难受的是远离亲人，一个人置身于
茫茫的羌塘草原所带来的孤独寂寞、劳
累病痛让人更是难以承受。所有这一
切构成了援藏的部分，也见证着我们的
荣光。

正因为看不到一棵树，树便成为了
我的亲人；正因为半天看不到一个人，
人类便成为我最渴盼的星辰，甚至看到
牦牛我掉下了眼泪。由此，拓宽了我的
人生视野和心灵旷野，从此这世界屋脊
上的生灵万物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和灵魂的载体，从此万物在我这里消
失了边界。慈悲与善良，忠勇与尽命丰
富着援藏的课程，见证着一批批援藏人
心中不朽的时光印记。多少人来了，多
少人却无法归还，他们把生命安放在这
片茫茫雪域，在天上化作点点繁星，欣
慰的看着这片并肩战斗的地方发生的
翻天覆地变化，书中提到的王军强，是
我的挚友和兄弟，每次经过那曲、经过
申扎，我都会抬头望着这雪域高原的
夜，我想念他，也许他也在天堂的某个
角落在回望我吧。

援藏是碧海辉映雪域的腾飞。没
有走过茫茫羌塘，便不会体会到祖国山
河之辽阔；没有跨过三江源头，便不会
知道中国历史之波澜；没有看到藏族同
胞的质朴，便不会体会到民族团结的内
涵。正是一个个像张家明一样的援藏
干部，将满腔热血化为对祖国边陲的
爱，让一座座水电站拔地而起，让一所
所希望小学耸立云间，让树木长进那
曲，让爱融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血
液里。一人援藏、全家援藏 ，当我看到
国云在书中写到女儿为希望工程捐款
的那封信，让我深受感动，我也忘不了
妻子在我第二次申请援藏时，她的沉实
嘱托，“人杰，你放心，我们的孩子我照
顾好，牧区的孩子，你也要照顾好”。从
此也成就了申扎县平均海拔 4800 米的 8
所村级幼儿园群落，我也被牧民们称为

“建幼儿园的牦牛”。援藏于个人而言，
站在这片圣洁的土地上，纵情于世界屋
脊的大美山川，吮吸着灿烂厚重的民族
文化的蓬勃灵气，凝聚起迎难而上的磅
礴伟力，将自己融化于延续民族团结、
巩固边疆、奉献热血的长河中，把个人
理想融入国家理想之中，都是永生难忘
的一次美好经历。

援藏是你走过的身影化身高天的
丰碑。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7 月考
察西藏时指出，“援藏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的一个崇高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一个显著优势。缺氧不缺精神，这
个精神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你们在
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个事
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干下
去。”短短几十年跨越了上千年，离不
开党对西藏人民的深情厚爱，离不开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深牵挂，离不开中央
对口援藏 30 年的谋划布局，更离不开
一 批 又 一 批 在 氧 气 稀薄的生命禁区
中默默坚守的援藏人才。他们如暗夜
中的一颗颗明星，在祖国一望无际的
边陲土地上星罗棋布、各司其职，共
同 谱 写 援 藏 工 作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华 美
篇章。

“为什么我的眼里长含着泪水，因为
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国云的《山海
情》饱含了对西藏的爱和深情，也写出了
援藏干部共同的心声，那些日日夜夜所
经历的，那些心心念念所挂怀的，那些点
点滴滴所奉献的，不正是援藏最好的解
释吗？

（作者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西藏文
联副主席）

群山
何以回响

书评

提起石窟造像，或许你会想起气势
恢宏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其实在浙
江，也有不少值得一看的石窟造像，就
藏在江南的秀丽山水间。

近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
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共同编著的《浙
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浙
江首部对省内石窟造像全面、详细记录
的“身份档案”，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
相对可靠的材料支撑，更是首次面向社
会公布，让历史文化爱好者得以全面领
略浙江石窟造像的魅力。

这部《报告》凝聚了浙江文物保护
研究工作者与民间爱好者共同的心
血。他们通过多年的寻访与研究，将浙
江 87 处共 2485 尊造像一一“摸遍”，其
中许多重要发现，或将重塑浙江石窟造
像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

被忽视的历史瑰宝

每到节假日，灵隐寺所在的杭州西
湖飞来峰景区总是人山人海，这里是全
国游客量最大的景区之一。

到过灵隐寺的游客，应该都会对寺
前山石上大大小小的佛像有印象，但很
少有人了解它们的历史价值：早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飞来峰造像就被列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真正的国
宝级文物。

在学术界，包括杭州飞来峰造像在
内的浙江石窟，地位也长期被忽视。

一位多年从事文物保护与研究的
学者告诉记者，在参加全国学术会议
时，他经常听到这样的表述：以大足石
刻等为代表的江南石窟。他说：“至少，
飞来峰造像应该要出现在这个‘等’字
前面。”

与中国北方石窟相比，浙江石窟数
量少、规模小，大众知晓度不高，都是其
受忽视的原因。

“书本上的中国石窟史，从南北朝
开始，到唐代之后南移，再到元代收
尾。杭州石窟，以往都是作为元代石
窟 的 代 表 被 提 及 ，但 也 只 是 寥 寥 几
笔。”《报告》的编撰者之一、浙江省博
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
主任魏祝挺表示，这是“历史最后一段”
的无奈。

但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和研究者
认为，浙江石窟的意义与地位远不止
于此。

2020 年，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开
展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浙江省石
窟造像专项调查也随之开启，浙江有了
为石窟“重新定义”的机会。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
建了四个调查小组，共 150 余名人员
参与，花了四个月时间，对全省石窟造
像的基本情况和保护管理利用情况进
行 了 一 次 全 面 深 入 的 调 查 ，共 核 定
1911 年以前开凿的石窟寺和摩崖造
像 87 处，其中新发现 16 处。这本《报
告》，正是这次专项调查工作梳理之后
的成果。

《报告》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杭州
地区的 46 处石窟造像，下册为杭州以
外的 41 处石窟造像以及部分附录。翻
开《报告》，每处石窟造像都标注了名
称、位置、开凿年代、尺寸数据等内容，
还附上了正射影像图。

为何杭州地区的石窟单独成册？
“浙江石窟造像一半以上在杭州，

精华也在杭州，就在西湖周边。”魏祝挺
介绍，开窟造像，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通常在皇家或官方的支持下才能办
成。杭州作为吴越国、南宋都城，是浙
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石窟造像
最多，也最为精美。

“吴越国当时被称为‘东南佛国’，
历史记载有近 500 座寺院。但我们现
在能看到实物的只有这 10 处石窟造
像，历史价值不言而喻。”魏祝挺说，许
多风物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只剩这

些顽强的石头，扛过了千年风雨，为我
们留下了一千多年前杭州的缩影。这
些石窟造像不仅对研究杭州历史有突
出价值，更为中国石窟史、佛教美术史、
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实证。

在这部《报告》里，我们能看到不少
浙江石窟中的“中国之最”——

绍兴新昌大佛寺的弥勒大佛，是中
国南方最大的南朝造像，紧邻的千佛岩
造像是迄今为止南方发现的雕凿年代
最早的石窟造像。在那个石窟造像刚
刚在中国出现的年代，浙江已经紧跟上
了“流行”的步伐；

飞来峰是浙江省石窟造像最集中
的区域，同时也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元代
石窟造像群。飞来峰大腹便便、憨态可
掬的布袋弥勒造像，后来成为最受民众
欢迎的标准弥勒形象；

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十八罗
汉、五百罗汉造像分别在石龙院、烟霞
洞和石屋洞，都在杭州西湖边。

有趣的是，飞来峰中的元代高僧取
经像，已经呈现出了唐玄奘、孙悟空和
猪八戒的形象，这比后来吴承恩的《西
游记》早了几百年。

《报告》还对杭州之外的石窟造像
进行了首次集中披露。其中宁波 5 处、
温州 7 处、绍兴 8 处、湖州 2 处、金华 3
处、衢州2处、台州11处、舟山3处。

“这些石窟造像多由民间开凿，特
别是明代以后的造像多点开花，在宁
波、台州、温州等地比较多。比如宁波
余姚的胡公岩、台州黄岩的佛岭姑娘等
造像，已经脱离了佛教的范畴，是民间
信仰的艺术化体现。”《报告》的编撰者
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室主
任崔彪说。

“这次调查，是对浙江省石窟造像
资源的第一次整体巡礼和全面报道。”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
介绍，不论是杭州的多处重要发现，还
是对杭州以外地区石窟造像的全方位
记录，都为浙江石窟造像的研究与传播
提供了全面、可靠的基础材料。

“摸山读石”找答案

石窟造像的调查和发现过程，如同
寻宝探秘一般。

崔彪介绍，浙江省石窟寺专项调查
组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带
头，各市县文博机构的工作人员、浙江
大学的数字化采集团队等共同组成，四
个小组分别负责调查杭州、温台嘉、金
衢丽湖、绍甬舟片区。

“我们一般都在冬天进行野外调
查。”杭州地区调查小组的魏祝挺说，这
样可以避免蚊虫、高温的困扰。如果在
夏天探索深山溶洞中的石刻遗迹，还会
和洞中黑压压的蝙蝠“打照面”，但在冬
天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当然，更重要的是没有杂草。
想象一下，西湖附近的山上，到了

春夏时节，草木旺盛，在这种情况下很
难发现隐匿其中的遗迹。到了冬天，万

物蛰伏，大地显露出原本的面貌，调查
小队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除了记录本、尺子、强光手电，我
们还要带上无人机、扫描仪、测绘工具
等专业设备。”崔彪说，由于一些石窟造
像远在深山，车开不进去，调查小组经
常要扛着设备走山路，有时一走就是两
三个小时。

到了石窟造像面前，考验的则是调
查人员的细致程度，一寸寸地“摸山读
石”，或许才能找到前人未曾发现的“隐
藏款”。

调查期间，魏祝挺和省博物馆历史
文物部主任黎毓馨一同来到烟霞洞，记
录吴越国佛教造像情况。如今洞内的
造像，保留下来的有十尊，三尊是明代
复建，还有一尊门口的弥勒佛是 1979
年重塑的。

在这些人工雕琢的石头上，有一个
争论了百年的谜题：它们究竟是“十六
罗汉”还是“十八罗汉”？

唐代玄奘取经带回《大阿罗汉难提
密多罗所说法住记》，记录着“十六罗
汉”，因此“十六罗汉”在当时特别兴
盛。但到了宋代，苏轼笔下记录的已是

“十八罗汉”。至今，中国人提的都是
“十八罗汉”的概念。

可以肯定的是，“十八罗汉”是中国
人创造的，但究竟从什么朝代开始出
现，从哪里起源，一直没有可靠依据。

魏祝挺和黎毓馨走在阴暗的山洞
里，冬季的石壁很干燥，没有水的反光，
黎毓馨打开强光手电筒从侧面看去，随
意一瞥居然看到了非常明显的刻字，仔

细再看，居然有八处从未发现过的吴越
时期造像题记！

后来，魏祝挺和其他调查队员又来
洞里勘察了不下十次，和现有的文献史
料反复核对，最终确认烟霞洞内确有十
八尊罗汉，并且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十八
罗汉”造像实例。他们认为，“十八罗汉”
的起源，就在烟霞洞，就在吴越国时期。

还有很多重要的线索，来自专家学
者和民间爱好者多年的积累。

“这次调查，建立在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的基础上。”崔彪介绍，在 2011
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完成后，近十年
的时间里，各地文物部门又陆续掌握了
十几处新发现的石窟造像线索，借这次
专项调查的机会，对这些新发现进行了
登记和公布，将其纳入了文物保护的工
作体系。

民间爱好者对新发现亦有贡献。
魏祝挺加入了一个300多人的微信群，
全都是“摸山爱好者”，他们几乎每天行
走在山石间，寻找着古代摩崖石刻和历
史遗存，并且给魏祝挺这样的文物保护
专家提供线索。

奚峋强就是其中最活跃也是最痴
迷的一位。2019 年，他在九曜山造像
处发现了“香严界”题记，根据题记文
字，魏祝挺确认了该造像是吴越国王钱
俶为当时的国师永明延寿所建造，使得
这些石窟造像的价值大大提升，一跃成
为省级文保单位。

像这样令人惊喜的重要新发现，皆
收录进这本《报告》之中。通过初步梳
理研究，专家学者对浙江石窟造像有了
新的认识。

“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江石窟造像，
体现了公元 10 世纪到 12 世纪中国佛
教艺术的巅峰成就，为佛教艺术史提供
了十六罗汉、十八罗汉、白衣观音、布袋
弥勒等新题材。可以说，浙江是我国南
方唐代以后石窟造像分布的中心，见证
了中国石窟史最后的高峰。”魏祝挺认
为，杭州石窟造像，特别是吴越国时期
石窟造像的学术地位应当得到提升，它
们对宋元时期的造像，乃至后来东亚地
区造像、泥塑、绘画等艺术形式的影响
都很大，值得进一步研究。

让历史文化永存

学者在山石间记录、研究历史，游
客则行走在山水中，感受古今对话的
意趣。

“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
峰。”苏东坡的名句，引得不少历史文化
爱好者来飞来峰打卡。

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游客
分享了自己去飞来峰游玩的经历，甚至
还有人总结了多条西湖石窟造像的寻
访路径，很受欢迎。

西湖茶香丽舍民宿老板老倪，也经
常带客人走读西湖，烟霞洞、石屋洞是
他经常选择的线路。

“龙门、云冈、麦积山，我都去过了，
再来看飞来峰，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这里曲径通幽，造像和山体相融，有中
国江南山水园林之美。”历史文化爱好
者曾西西在半年内从北京四次来杭
州，每次都在西湖边的石窟造像间流
连忘返。

曾西西的手机壁纸，就是她第一次
来杭时拍摄的大肚弥勒造像。“工作压
力比较大的时候，看着弥勒‘大肚能容
世间难容之事’的样子，感觉没有什么
事情不能一笑而过。”

和曾西西有着同样感受的邵群，现
在是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过去三十多年
间，她几乎走过西湖边的每一寸山崖，
与这些石窟造像相识相伴。

她告诉记者，据统计，每年飞来峰
景区的游客一半以上是 40 岁以下的年
轻人。“飞来峰的文化价值已经超越了
文物本身，成为了杭州人生活中的一
部分。”邵群说，年轻人来这里，有的为
了寻访古迹，有的只是为了来许下一
个心愿，飞来峰景区已经成为一个让
大家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能够慢下来的
地方。

“让更多人了解石窟造像，理解它
的文化内涵，要将石窟造像与当地历史
文化、民俗信仰进行深度链接。”《报告》
的编撰者之一，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
院助理研究员陈晶鑫认为，比如台州黄
岩的佛岭姑娘造像，可能从艺术性上来
说并没有很精美，也没有很高的历史价
值，但来自于民间传说的她，就是我们
了解当地历史文化，与城市产生认同感
的一座桥梁。

见证千年历史更迭的石窟造像们
在慢慢“老去”，如何让它们“驻颜”，是
目前文物保护工作者正在研究的课题。

“浙江的石窟造像，很多都开凿在
石灰岩上。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流水
会逐渐侵蚀造像的纹路样貌。另外，山
林中植物茂盛，强大的根系也会让石窟
造像开裂、崩坏。”邵群介绍，多年来，飞
来峰造像已经前后实施了三期保护工
程，基本解决了90%以上的造像面流水
问题和70%以上的渗透水问题。目前，
飞来峰造像即将开启第四期保护工程，
将对飞来峰山石间的渗水问题进行研
究处理。

而在省博物馆之江馆区二楼展厅
内，石窟造像以另一种方式按下了岁月
的“暂停键”：一尊嵌在墙上的烟霞洞白
衣观音造像复制品，看起来与真品并无
二致，就像刚刚从洞里搬过来的一样。

这尊造像是利用浙江大学的石质
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复原而成的复制
品。“我们跟随这次调查工作，把浙江所
有的石窟造像都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建
立了一份数字化档案。”陈晶鑫介绍，数
字化技术，比传统的照片、测绘信息更
加准确、精细，可随时还原造像的原真
面貌，纤毫毕现。

邵群相信，让石窟造像留存下来最
好的方式，就是让更多人了解它们，爱
上它们。

今年，灵隐管理处对飞来峰造像进
行了再一次的全方位细致调查，特地从
龙门石窟请来了经验丰富的拓工，对部
分摩崖石刻进行拓片，为编撰丛书、摄
制纪录片等传播工作打好基础。

这次调查，邵群带上了单位年轻的
文保工作者、95 后姑娘何曼潇，她前年
刚刚入职。看着小何凝望造像的眼神，
邵群好似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斯石不朽，兹山永固。古人开山造
像，誓将信仰刻进山川石崖，流传后
世。如今，这些“摸山读石”的人们，用
脚步，用笔触，用科技，再度让历史文化
永存。

浙江石窟造像档案首次公开浙江石窟造像档案首次公开

千秋艺品真千秋艺品真 江南宝窟存江南宝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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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霞洞十八罗汉造像烟霞洞十八罗汉造像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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